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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路远，风雨无阻，使命召唤，

战旗飞舞……”连日来，国防大学军事

文化学院举办“军旅声乐表演实践活动

音乐周”。音乐周包含军旅经典合唱作

品音乐会、战地文艺汇演、师生军旅声

乐作品音乐会等 5 场不同主题的音乐

会。

昂扬的军歌，动人的旋律，坚定的

誓言……师生同台献艺，为观众呈现了

一场场充满青春活力的精彩演出。

音乐周活动在“青春献礼、强军有

我”“边关战歌、强军有我”两场音乐会

中拉开帷幕。在这两场音乐会上，该院

2020 级本科学员以毕业汇报演出的方

式告别母校，走向战位；2021 级本科学

员则展示了他们即将参加学院赴西藏

慰问边防一线官兵的节目。“我们要把

鼓壮军威士气的军旅歌曲送到战友身

边，让大家共同感受军旅音乐的魅力。”

学员赵心梓说。

“为什么我的眼睛饱含泪水，九百

六十万热土铺满眷恋……”在音乐周活

动的舞台上，青年教师南欣深情演绎歌

曲《眷恋》。作为军事文化学院教学改

革转型重塑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南欣谈

起自己从一名学员成长为教员的难忘

经历，感慨万千。她以“我的祖国”独唱

音乐会的方式，为观众献上 16 首不同

风格的作品，抒发对祖国的炽热情怀。

“颂歌献给伟大的党”师生音乐会

是音乐周活动的第四场演出。《我心属

于军旗》《我怎样去爱你》《请放心吧 祖

国》《把一切献给党》等，一首首歌曲表

达了师生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

在这场音乐会尾声，台上台下同唱歌曲

《领航》，以歌声抒发军事文艺工作者矢

志听党话、跟党走的心声。

为更加突出“战味”，增强演出的军

事特色，这次音乐周活动还特别排演了

“致敬经典 逐梦起航”军旅经典合唱作

品音乐会。这是一场纪念《黄河大合

唱》在延安首演 85 周年的沉浸式演出。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夜幕降

临，教学楼大厅内灯光璀璨，饱含深情的

朗诵拉开了音乐会的第一篇章——致敬

经典《黄河大合唱》。“划哟！划哟……”

随着音乐声越来越急骤高亢，混声合唱

《黄河船夫曲》仿佛把观众带到了波涛

汹涌的黄河边，感受到船夫在惊涛骇浪

中奋力划桨的场景……合唱队充满激

情的歌声深深感染了观众，也展现了

《黄河大合唱》这部红色经典作品历久

弥新、感人肺腑的艺术魅力。《迎风飘扬

的旗》《我的深情为你守候》《铁骑雄风》

《梦起飞》……演出的第二篇章《逐梦起

航》是近年来创作的 4 首军旅歌曲。铿

锵的旋律，生动展现人民军队聚力备战

打仗的昂扬姿态，令观众心潮澎湃、热

血沸腾。

“军旅声乐表演实践活动音乐周”

是该院实践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多

年来，这项活动的持续开展，有效激发

了师生勇攀艺术高峰，聚焦军营新发

展、新面貌，创作优秀作品的热情，也使

学员的专业能力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下图：“致敬经典 逐梦起航”军旅

经典合唱作品音乐会上，师生表演配乐

诗朗诵节目《黄河之水天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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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 溆 浦 余 儃 徊 兮 ，迷 不 知 吾 所

如。” ——屈原《涉江》

黑水流觞的故事

早年 从军在外

听乡下教书的妻子说起过黑岩

黑岩 是故乡的一个地名

在溆浦水东一隅

不仅岩砣黑

土质也黑

人的肤色更黑

连稻谷碾出的米

也黑油油的带着糯性

且不说清一色黑的瓦屋

清一色黑的男人包头 女人衩裙……

更不用说早先出没于山野的土匪

清一色都用锅烟灰把脸涂得墨黑

甚至那山间淌出的泉水也黑亮黑亮

黑亮亮的水里泅着个黑亮亮的月亮

月白色的月其实是洞窑里的天

如同暗夜游走的萤

带出的一团光明

于是 乡下人都称之为明月泉

欲借这月明之白

洗涮这一片黑色……

据说当年屈夫子

就是借着这黑亮亮月色

写出了《九歌》与《九章》

明月泉水的黑

即他笔洗里墨水所染

每写就一章

都要向当地的傩人巫师买醉

猜拳划掌 黑水流觞

于是 黑魆魆的明月洞里

升起了白晃晃欢乐的太阳……

绿色的老屋

我在故乡先年也是有屋的

一幢贴了绿色瓷砖的绿色小楼

——母亲积攒了大半生的辛苦

死后她葬在屋后山上

说是要守护这绿色的祖屋

临死前交代了又交代

——“莫要弄丢……”

祖屋到最后还是被我弄丢

弄丢了就无法再赎

从此 我失去了立足故乡的根

像断了脐带 成为无主的魂

此刻 借宿于朋友宽大的房子

几回回做梦仍梦回绿色的小屋

母亲手植的月桂安在

屋后的竹林可添新笋

我知道 今夜的故乡已非昨日

昨日的故乡已被涉江的屈子带走

其实 他乡异乡都是故乡

只要老屋不倒

屋檐下 总有我做窝的地方

至少 可以做一只老燕

夜夜绕屋三匝

衔泥筑巢 还原一个绿色的梦……

故乡的颜色（二章）

■曾凡华

七彩风

活力军营

中国古代的绘画作品中，有不少是

描绘当时人们开展体育活动的场景。这

些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些体育项目

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状况。

射箭

弓箭是先民狩猎的工具，也是古代

两军交战的武器。1963 年，山西朔县峙

峪村曾出土一批石镞（石质的箭头），迄

今已有 28000 多年，说明在旧石器时代

晚期，我国境内的先人已经开始使用弓

箭。射箭除被应用于狩猎和军事外，还

有强身健体、修身养性的作用，是我国古

代开展较早的运动项目。清代王致诚绘

制的《乾隆射箭图》，描绘了清代乾隆皇

帝及随从弯弓射箭的场景。

射箭在我国历史悠久，《礼记·正义》

记载：“射之所起，起自黄帝。”商代晚期，

射箭与音乐、舞蹈、礼仪、道德融为一体，

形成了一种名为“射礼”的活动，强调以

射御敌、以射交流、以射育人。周代承袭

商代的制度，“射礼”融入到了贵族的教

育体系，“射”在“六艺”（礼、乐、射、御、

书、数）中位居第三，不仅具有竞技功能，

还兼有益智、育德、修身等目的，是选拔

人才的重要标准之一。西周礼制规定，

射箭是成年男子的必备技能，男子 15 岁

就得练习“射礼”。

春秋战国时期，射箭的礼仪属性不

断增加，人们以此陶冶情操、锤炼意志。

魏晋南北朝时，射箭开始有了正式的竞

赛。《北史·魏宗室传·常山王遵》记载，北

魏 孝 武 帝 在 洛 阳 华 林 园 中 曾 举 办“ 戏

射”。百步之外，“运动员们”对着一个悬

着的银酒杯进行比赛，中矢者可获得酒

杯，相传“奖杯”之名即由此而来。唐代

为选拔军事人才，朝廷专门设立了“武举

制”，9 项测试科目中，射箭占了 5 项，包

括长跺、马射、步射、平射和筒射。宋代

出现了练武习射的“弓箭社”。明清时

期，射箭盛行于朝野内外，成为一项兼具

竞技和娱乐的比赛项目。

王 致 诚 的《乾 隆 射 箭 图》（纸 本 油

画，故宫博物院藏）约作于 1754 年。画

面上，秋色浓郁、层林尽染，山石叠砌、

溪水潺潺，乾隆皇帝身穿红装，目视前

方，张弓欲射；远处设置了高大的“侯”

（即箭靶），突出了“一箭定乾坤”的帝王

风范。整幅作品构图新奇，画家并未将

乾隆皇帝放在画面的正中位置，也没有

刻意突出他的形象，而是运用焦点透视

和明暗塑造手法，着力再现了当时的真

实情景，因而给人如同欣赏一张历史老

照片的感受。

角抵

角抵是我国古代先民在生产生活中

开展的一种徒手竞力活动。参与者两相

较量、角力搏斗，类似于现代的摔跤运

动。角抵最初是训练士兵作战技能的方

式，后来逐渐演变为具有观赏性、娱乐性

和竞技性的民间表演。清代宫廷画家郎

世宁等绘制的《塞宴四事图》，以中西结

合的写实风格，描绘了乾隆皇帝设宴招

待蒙古贵族时，一同观赏富有浓郁民族

特色的诈马（赛马）、什榜（音乐）、角抵

（摔跤）、教跳（驯马）表演的盛况。

角抵在周朝初期，是加强备战和增

强战斗力的军事训练项目。秦始皇统一

天下后，禁止民间私藏兵器。作为徒手

相搏的角抵由此得到迅速发展。魏晋南

北朝时，角抵又称“相扑”。到了唐代，角

抵日益兴盛。晚唐时，还专门设立了“角

抵队”“相扑朋”，其中，宫廷角抵是皇室

权贵消遣的表演项目，军中角抵旨在日

常训练和选拔士兵，民间角抵则是百姓

健身娱乐的活动。角抵在宋代风行大江

南 北 ，汴 京 每 年 都 举 行 一 两 次 角 抵 比

赛。到了清代，满族式的“布库”与蒙汉

式的“角抵”两者结合，将这项运动推向

了高潮。

郎世宁等绘制的《塞宴四事图》（绢

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场面宏大，笔

法严谨，刻画细微。画面上，乾隆皇帝

在官员的簇拥下盘腿端坐于正中位置，

各族首领和大臣、士兵分列两侧，或站

立或跪坐，凝神观赏前方正在进行的角

抵表演。画家综合运用西洋油画的透

视和明暗技法，并融汇中国传统绘画的

勾线填色和工笔线描技法，造型精准，

形神兼备。

赛龙舟

龙舟是指画有龙形、雕刻龙纹或制

作成龙的形状的船只，源于先秦祭神活

动。划龙舟又称赛龙舟，一般是在狭长

的船上，多人划桨前行，以先到达终点者

为 获 胜 ，与 奥 运 会 比 赛 项 目 皮 划 艇 相

似。元代画家王振鹏绘制的《龙池竞渡

图》，描绘了宋徽宗赵佶在东京汴梁金明

池，观看龙舟竞渡的场景。

划龙舟是我国传统节日上巳节、端

午节的主要习俗，后来演变为具有民俗

文化色彩的水上娱乐活动。相传战国

时期，每年五月初五，楚人以划龙舟纪

念投江而死的屈原。但实际上，早在屈

原之前，划龙舟就已在吴、越、楚等国出

现。东汉《事物原始》记载：“竞渡之事，

起于勾践，今龙船是也。”南北朝时期，

划龙舟颇为盛行，发展到唐代，已成为

一项隆重的赛事。为裁定名次，举办方

在水面的终点插上长竿，竿上缠绕鲜艳

的锦布，称为“锦标”“彩标”，以率先夺

得锦标者为胜，相传这也是“锦标赛”名

称的由来。宋徽宗时期，汴梁城顺天门

外（今河南开封城西北）金明池内，每逢

上巳节，都要举行赛龙舟活动，百姓竞

相观看。

王振鹏绘制的《龙池竞渡图》（绢本

水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绘了北宋

崇宁年间三月初三，金明池内外龙舟争

标、万民争睹的壮观景象。卷首表现了

御座大龙舟在 4 艘龙头、虎头船的前后

摇旗护送下，昂然前行；卷中，水殿楼阁、

平台拱桥相连，水秋千等竞技表演次第

展开；卷尾，宝津楼雄伟奢华、巍然矗立，

宽阔的水域上锦标飞扬，12 艘龙虎船奋

勇争先……构成了一幅宋代水上运动的

壮观画面。

1983 年，龙舟被列为我国正式开展

的体育竞赛项目，实现了从传统民俗活

动向现代体育赛事的成功转型。2021

年 8 月，中国龙舟作为展示项目，进入东

京奥运会的皮划艇赛场。今年，中国龙

舟将再度以表演项目亮相巴黎奥运会，

为龙舟运动的普及和推广持续发力，凸

显出龙舟文化独特的东方魅力。.

当然，在古人的画作中，还有不少反

映当时体育活动开展的作品。这些作品

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古代体育发展

史，都是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古人画笔下的体育活动
■周惠斌

生命中有些地方，是知道自己早晚

要去一趟的。对我而言，绍兴就是如此。

小时候临《兰亭集序》，对会稽山阴

就有了很多想象。后来因为读鲁迅的作

品，黄酒、茴香豆、梅干菜、乌篷船……老

实说，在我抵达绍兴前，此地在我心里已

然是鲜活的，甚至是有声音、有颜色、有

味道的，如同熟悉的故乡。

眼前的兰亭经过几番迁建、扩建而

成，但那青山、竹林、鹅池碑、兰亭碑、曲

水流觞……整体环境基本符合我的想

象。这让我的神思也不时飘向 1600 多

年前的那次雅集。

兰亭雅集之所以令人心驰神往，首

先 是 因 为 被 称 为“ 天 下 第 一 行 书 ”的

《兰 亭 集 序》。 这 幅 冠 绝 古 今 的 作 品 ，

把变幻莫测的王氏笔法展现得淋漓尽

致，成为后人难以企及的巅峰，并由此

衍生出一条绵延至今的书法艺术传承

脉络。智永、张旭、颜真卿、怀素、苏东

坡 、赵 孟 頫 、董 其 昌 、文 征 明 …… 一 位

位耀眼的书坛巨匠沿着王氏脉络翩翩

走来，无数文人仕子醉心兰亭，乃至耗

其一生而不悔。

然而，《兰亭集序》一如它那神秘莫

测的传世版本，让无数人只能不断模仿

它，终究无法超越它。为什么？“走进兰

亭”难，“走出兰亭”则是难上加难。翻开

书法史，“走出兰亭”者，千百年来可谓凤

毛麟角。

在书法艺术上“走出兰亭”，固然不

易，而在我看来，更为不易的是从生命情

感上“走出兰亭”。

《兰亭集序》是我儿时拥有的第一本

字帖。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注意

力都停留在其中的笔法、结字、章法上。

直到有一回，当我又一次通临《兰亭集

序》，才陡然被它抒发的情感所击中。“古

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临到此

处，一种悲凉不由得沉入笔端。书圣当

年应不会想到《兰亭集序》后来的书坛地

位，但他一定希望后人理解他的这种悲

叹，所谓“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后

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我顿感惭

愧，书圣最希望传递的内容，竟然被我长

期遮掩在笔墨之外。细思之，离开了关

于生死的思考，兰亭何以兰亭？一句“死

生亦大矣”，正是一个自古以来就直击人

心的哲学命题。

怎样面对生死？如何超越生死？这

样的问题，在王羲之之前就有了很多经

典表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人

固 有 一 死 ，或 重 于 泰 山 ，或 轻 如 鸿

毛”……对此，王羲之自然是了然于胸

的。但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暮春之初，在

曲水流觞、游目骋怀的兰亭，他依然摆脱

不了内心的茫然，终究发出“固知一死生

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悲叹，并且再

没有往下说。

“未知生，焉知死”“子在川上曰，逝

者如斯夫”“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对人生苦短

的悲叹，对世事无常的感慨，是中国古典

文学作品中极为常见的情绪，也往往能

引起读者的共鸣。毕竟，生死问题总是

一个横亘在每个人面前的悲剧性难题。

“兰亭之悲”，其实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

文学现象。

离兰亭不远处，长眠着另一位让绍

兴引以为傲的文化巨人——王阳明。这

位被誉为中国古典哲学巅峰代表人物的

智者，亦曾深受生死问题的困扰。在龙

场悟道前，他感慨：“自计得失荣辱皆能

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而且他认

为：“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

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

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至

命之学。”

是的，生死问题是人生哲学问题，也

是衡量人生境界的重要标尺。值得注意

的是，在浩如烟海的中国传统典籍里，类

似“兰亭之悲”对人生苦短的悲叹，同直

面生死、超越生死的达观，几乎是同时并

存的。我以为，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它让人们看到，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很

早就种下了生命自觉的基因，又始终高

扬着超越于自然生命的精神追求。难道

不是吗？回想古往今来那些慷慨赴死的

英雄人物，他们何尝不知人生苦短、生命

可贵，但他们最终都超越了生死之悲。

此时，他们是无所畏惧的，是大义凛然

的，是“视死忽如归”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他们超越了生

死之悲？

一生践行“知行合一”的王阳明，曾

在晚年为在平叛中牺牲的士兵写下《祭

永顺保靖土兵文》：“人孰无死……今尔

等之死，乃因驱驰国事，捍患御侮而死，

盖得其死所矣……真无愧于马革裹尸之

言矣，呜呼壮士，尔死何憾乎！”

死得其所，则死而无憾，可谓一语中

的。真正的英雄，心中自有比自然生命

更为珍贵的道德、情感和价值选择。而

这些，正是一个国家民族之所以能创造

璀璨文明的动力，也是让个体超越小我

的人间大爱。由此，他们才能在生死抉

择前，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真的猛

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

的鲜血……”

当年，王阳明临终前，学生问他，有

什么遗言吗？他微笑回答：“此心光明，

亦 复 何 言 ？”随 后 ，瞑 目 而 逝 。 亦 复 何

言？是啊，当一个人心中装着人间大爱，

自然坦坦荡荡立于天地，自然有力量微

笑地面对生死。

绍兴在中国文化版图上的地位是独

特的。王羲之离开后，陆游、王阳明、秋

瑾、鲁迅……一大批与绍兴有关的历史

名人，虽处不同时代，但总让人感觉他们

在精神上又有着某种密切关联。我以

为，这其中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那种超

越于自然生命的人间大爱。他们或许都

曾有过“兰亭之悲”，但因为有了这种人

间大爱，最终在生命境界上走出了“兰亭

之悲”。他们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影响了

绍兴这方水土，也深深影响着一代代中

国人，成为中华文化品格的缩影。

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先生之风，山

高水长。那天清晨，与我同行的一位诗

人从镜湖边散步回来，冷不丁来了一句：

“走在湖边，心里突然涌起一种爱的情

绪。”我望着窗外隐约可见的会稽山，对

他报以会心一笑。

走 出 兰 亭
■常 唐

艺 境

阅 图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新疆军区某

部官兵足球比赛时的场景。作者采

用仰拍视角，抓拍了一名战士踢球

的动感瞬间。作品从一个侧面展现

了年轻官兵的蓬勃朝气。

（点评：黄辛舟）

凌 空
朱峻志摄


